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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窑渡槽位于牟平区文化街
道王家窑村（老村）北，因渡槽接近金
龙山，故又称金龙渡槽。渡槽于
1979年建成，至今发挥着灌溉农田
的重要作用，金龙山上下三百多亩农
田直接受益。

1979年，当时牟平的多个公社
由于自身水利条件不足，决定加强农
田水利基本建设，让农业生产再上新
台阶。那年春天，城关公社（今宁海
街道、文化街道）集全社之力，9个工
作片63个自然村出义务工三百余
人，公社卫生院配备两名大夫和两名
护士坚守在工地上。他们紧张奋战
8个月，建成了长400米、宽4米、流
量达到1.6方/秒、最高达21米的王
家窑渡槽，这是牟平最大水源地高陵
水库的配套工程，可以把高陵水库的
水跨越40多里引到城关公社，灌溉
三百多亩缺水的山塂地。

在建设中，公社干部和社员、医
护人员一起吃住在工地上，各个村都
成立了部队编制的民兵连。工地上
架起高音喇叭，每天通报各村工程进
度，播放着工地新闻和鼓舞士气的歌
曲。干部工人你追我赶，工地上一片
繁忙、热闹的景象。三百余人同吃同
住同劳动，哪个村的进度落后了，村
民们宁愿不吃饭，也要撵进度。王家
窑村因占据天时地利人和，工程进度
一直遥遥领先。可是在五月的一天，
因为进度偶然落到了第二名，施工群
众很不服气，他们不约而同地主动放
弃吃午饭和午休时间，愣是把进度又
赶到了第一名。金龙庄一位徐姓村
民在施工中发现搭设脚手架的钢管
不够用，立即带人将自家正在盖房子
用的脚手架拆卸下来运到工地。

据《牟平县志》记载，在同一时
期，牟平共有五个公社运用义务工的
方式修建了这样的五座大型渡槽，总
长度达1820米，水源地全部来自高
陵水库，可以灌溉2600多亩农田。
在当时机械化程度还不高的条件下，
硬靠着人抬肩挑手砌，施工人员没有
一分钱报酬，愣是在山间完成了5处
大型高质量的水利渡槽，渡槽最高离
地23米。

看着这腾空而起的天河，不由得
浮想联翩：这是人民群众节衣缩食、
勒紧裤腰带创造的奇迹，我们能有今
天的幸福生活，怎能忘记过去老前辈
们的辛勤付出！

作者注：
感谢牟平博物馆前副馆长张凌

波、牟平融媒体中心广告部副主任张志
雯提供素材。

八一建军节这天，我想起44年前，
自己等待军校录取通知书的往事。

1981年7月的7、8、9日三天，我参
加了高考。高考结束后，我这个经过九
年半“寒窗苦读”的半大小子，终于感受
到了浑身上下轻松的滋味儿。我是
1972年春节后上的小学，到了1975年
8月改成秋季升学，于是三年级上了一
年半，小学便读了五年半，初中、高中均
是最后一届的两年制，高中毕业参加高
考时，我还不到16岁。

高考结束的当天晚上，同学们在宿
舍里说笑唱歌，闹了大半宿。第二天仍
然上课，由各科老师轮流带着我们评估
自己的考分。我保守地估计自己的考

分是380多分，班主任老师说问题不
大。那时候我的目标就是跳出农门，吃
上“国家粮”，不管去哪儿，学什么专
业。7月11日一早起来，我便欢欢喜喜
卷着铺盖回家了。

余下的日子便是等待和盼望，等待
考分公布，盼望能上个喜欢的学校。

正是盛夏炎热的季节，我帮父母去
地里拔拔草、挑水浇浇园，心里是极不
情愿的，因“汗滴禾下土”的滋味实在太
不好受了。现在想来却是十分感叹，后
悔自己当时没有体谅父母的辛劳，替他
们多干一些农活。

所幸的是，那个暑期我读了几本
书，对我的世界观、人生观影响极大。

我的爷爷是村里为数不多的退
休老人之一，他爱看书，尤其爱看长
篇小说，书都是我那在中学教书的二
姑父给他借来的，有《红岩》《第二次
握手》等。我有时也信手拿来翻翻，
有两本书读得最有味儿，印象极深，
对我影响也最大。一本是末代皇帝
溥仪著的《我的前半生》，一本是《将
军决战岂止在战场》。读完这两本年
代感极强的书，我对我们中国的近代
史有了直观的了解，对于我这个不太
喜欢历史的理科生来说，算是一次历
史知识的启迪，也为我之后对一些历
史事件和人物的理解提供了很大的
帮助。

等待录取通知书的日子等待录取通知书的日子
牛序业牛序业

一直等到9月上旬，我还是没有
接到录取通知书。新学期已经开始，
未上线选择复读的同学已开始复读
了，该到大学报到的同学也陆续报到
了。我有点绝望了，开始做最坏的打
算，准备复读。

9月13日，我小姑带着她六个月大
的胖小子回娘家，家里平添了些喜气，
可我还是郁郁寡欢，闷闷地走出家门。
小姑抱着她那白胖小子喜气洋洋地走
街访友，忽闻大队会计喊她，说接到大
水泊中学电话，叫我赶快去拿录取通知
书。小姑高兴坏了，抱着孩子一路喊着
跑回了家，气喘吁吁地告诉大家这个消
息。父亲也急忙出门寻我，还没等我回
到家，消息已传遍全村。我成了恢复高
考后村里的第三名大学生！

我顾不上吃午饭，骑上自行车直往
20公里外的学校奔去，恨不得脚下生
风，车轮会飞。这一路上感觉天高云
阔，心意飞扬，虽不知考上了哪所学校，
但已然看见前途的光明！

到了学校，找到了班主任宋老师，
他把录取通知书交给了我，还说可惜你
考这么多分，本应上本科，却录取了个
专科。但好在是军校，劝我不要难受。
我忙不迭地应允着，早已忘记了那学医
的梦，心想收到这录取通知书已是万
好，不用再来复读了。当时，我的几个
同学已在教室里开始复读了，他们向我
投来了羡慕的目光……

我急切地打开录取通知书，红红的
军校印章点亮了我的眼睛——中国人
民解放军海军第一航空机务专科学校

（今海军航空大学青岛校区）。啊！不
枉我煎熬多日，终于盼到了这与众不同
的军校录取通知书。

回家的路上，我一只手紧紧握着录
取通知书，还有意地把录取通知书的正
面朝向外面，恨不能让所有路人都看
到。每忆及那幼稚的一幕，我就禁不住
哑然失笑。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
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
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一路行来，这威武雄壮又豪迈的
旋律一遍遍在心头涌起和激荡，我情不
自禁地大声唱了起来。

一颗少年的心在不停地飞奔，飞
奔！奔向校园，奔向大海，奔向蓝天，奔
向火热的军营，奔向遥远的未来！

7月底，高考成绩公布了，我考了
420.55分，超过了400分的录取分数
线。当时七门课总分600分，数学120
分、英语50分、生物30分，物理、化学、
语文、政治各100分。那年文登大水泊
中学有三个理科重点班，79级1班上线
16人，2班上线19人，我所在的3班上
线14人。

接着就是回学校填报志愿。我一
共填报了13个志愿，本科5个、专科3
个、中专5个。我是立志学医的，所以
多数填报的是医学院和医专，还在专科
志愿里填报了一所军校。

报完志愿后的第二天，全县上线考
生统一到文登一中体检。隔了一天，又
通知我到文登一所军医院参加军校体
检，体检过程中，我报那所军校的招生
人员把我的高考成绩和体检情况做了
记录。另外，大连一所军校的招生人员
说我的成绩已够他们学校的录取分数
线，希望我回去改报他们的学校，说这
是本科，比我报的那所专科军校强得
多。我听了心下欢喜，便火急火燎地骑
上自行车赶去二十多公里外的学校，却
听老师说档案和志愿表等资料刚被县
教育局拉走了，改志愿是不可能的了。
未能如愿上本科大学，不能不说是我的
人生遗憾。

体检后，开始了等待录取通知书的
日子。度日如年说的就是这段日子，真
是太漫长了。八月中旬开始，比我考分
高的同学收到了录取通知书，跟我考分
不相上下的同学也陆续收到了录取通
知书，甚至比我考分低许多的同学也收

到了大专录取通知书，唯独我的录取通
知书迟迟没收到。那时录取通知书是
寄到学校的，我犹如热锅上的蚂蚁，急
得不行。

这期间，有一件事让我记忆犹新。
有一天，生产队长吩咐我，协助队里的
一位爷爷用手推车推猪仔去宋村公社
卖，我的任务是帮着算账和收款。那
天，我俩起了个大早赶路。爷爷负责推
车，我在前面帮着拉车绳。虽然走的是
大路，但都是砂土路，有车经过，便扬起
一片沙尘，劈头盖脸的。这样汗水和着
尘土，灰头土脸地走了两个多小时，终
于赶到了集上。

那天的买卖非常顺利，只用了一个
多小时就把十几头小猪仔卖完了。已
近晌午，我的肚子开始咕咕叫了，那爷
爷说：“走，建业！咱找个地方歇歇去！”
我暗暗高兴，大声应了一声，心想爷爷
是要带我下馆子了。

爷爷带我来到一处墙边的荫凉
地，放稳推车，把车筐解下扣在地上，
摘下系在车上的毛巾包，便坐在了倒
扣的车筐上。我站在那里愣愣地看
着，只见他把毛巾包放在膝盖上，从里
面又掏出一个手绢包解开，露出两个
黑面的大菜包子。

见我惊讶地张大了嘴巴，他抬起
头，拍拍车筐，示意我坐到旁边，笑笑
说：“好小子，饿了吧？愣着干嘛！赶紧
坐下尝尝这大包子！”我咽了口口水，没
有动，不解地说：“爷，怎么还带饭？咱
俩给队里办事，还卖了钱，不得下饭馆
吃点？”爷爷听我这么说，赶紧冲我摆摆

手，严肃地说：“给队里办事是本分，卖
的钱那是队里的钱。建业啊，你可得知
道，这公家的钱咱一分不能动哇！”我心
头一震，不觉对这个又黑又瘦的老人生
出一股敬意，下意识地直了直腰，答应
下来。

不怕诸位笑话，我打小就挺馋的，
经常盼着爹赶集时能带着我。爹有时
会买根油条给我吃，有时会买块肉骨头
或是买上一小块猪肝给我吃，都会让我
回味几天。这回去卖小猪，我头天接了
信儿，就盘算到时候在集上吃点什么。
母亲是最了解我的，所以并未给我准备
干粮，只塞给我一块钱，让我喜欢吃什
么就买点什么。我后来想，母亲定是和
那爷爷一样的心思，才会给我钱。

我没有吃爷爷的包子，说母亲给了
足够的钱，够我俩吃烩油条的，让爷爷
和我下饭馆。爷爷摆摆手，让我自己
去，还说不急，让我好生吃。一块钱本
可以让我吃点比烩油条更好的饭了，我
点了两角钱的烩油条，剩下的钱买了一
小碟葱拌猪头肉。我吃了一半，剩下的
一半用纸包了，打算慰劳一下一路关照
我的那位爷爷。结果，留给老人的几片
猪头肉除了我硬塞到他嘴里两片，其余
的还是进了我的嘴巴。就这样，爷爷还
夸我懂事。

那天回来的路上，我和爷爷边走
边聊，聊到了高考，聊到了眼下未接
到录取通知书的焦虑。爷爷说好饭
不怕晚，管保能来，还说我将来指定
是吃“国家粮”的，这让我心中宽慰
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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